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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巴塘县城夏邛镇的广场上，目光
穿过鳞次栉比的建筑上空，在东南方一
角，远远就能看见一棵高大的桑树冲破了
城市的围裹，直指苍穹，在微风中摇动着
嫩绿的枝叶。一位在广场上摇动转金筒
的老人告诉我，在那棵树下，有一块巨石，
上面镌刻有许多文字，因为石头与树共生
共长在一起，人们取作“古桑抱石”之美
名，它也因此成为了闻名巴塘的景点之
一。听后，我怦然心动，乘着凉爽的晨风
我向着“古桑抱石”景点走去。

在通往“古桑抱石”的路上，长长的街
道边，由泥土夯筑的藏房分列两旁，如果不
是一辆辆汽车从你身旁疾驰而过，你完全
感受不到自己是行走在街道中，完全颠覆
了现代化小城的色调和忙碌。这些藏房，
大致为三层，高约十米左右，外墙都用红色
作为底色，墙体夯筑得很厚，有的外墙上还
隐约可见看见一根根用来连接墙体的墙筋
横亘在墙面上。最高层的楼面边沿采用飞
檐形式，一方面增加了美感，另一方面避免
雨水冲刷到墙面上。进出房屋的通道为两
扇木质大门，门楣上方覆盖着瓦片或石片，
所有的窗户亦如此，延伸出来的梁木口都
涂成白色，如点点星光，在一片红色中，显
得格外的醒目，将高原特有的绛红色衬托
渲染，静怡中透出一派肃穆。藏房楼顶悬
挂有风马旗，在风中飞舞着，祭烟塔里的青
烟在朝阳下袅袅升起，最后集结到一起，笼
罩在整个藏寨的上空，这时候，空气中到处
都弥漫着柏树枝和糌粑混合的香味，无不
透出浓浓的藏乡情怀。

站在藏寨中间，远远就可以看见那棵
枝繁叶茂的桑树拔地而起，覆盖住了几百
平米的大地，近了近了，眼前的树和石头
清晰的出现在面前，在一块高约三米的巨
石上，长着一株高达10余米的桑树，树冠
掩映着200多平米的地面。在这棵树下，
能真切的感受到“厅前多古树，有拏云攫
石之势”之意境。桑树的主根深入石缝之

中，而几支碗口粗的侧根则在石面上攀
爬，将整块石头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有
的侧根直接伸进石块底部的土地里，而有
的侧根则钻进狭小的石缝中，由于受到石
片的挤压，原本粗壮的树根呈现扁平状，
一旦脱离了石缝的夹裹，树根变得遒劲有
力，犹如蛟龙出水。这些树根在巨石上盘
根交错，组成一个整体，就像是一个巨人，
盘膝而坐。往上，桑树枝干与树根一样旺
盛，黑色的树皮布满了裂纹，仿佛是岁月
的皱纹。树干之间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树
洞，里面装填着白色的石块，据说，这是信
徒们将自己的心愿附注在白石上，希望借
助神树之力送达天庭。再往上，可以看见
在枝干上的分叉处，猛地一下涌出许许多
多多鲜活的枝叶，透露出绿绿的光芒。越
往上，枝桠越密，厚厚的枝叶便叠加在一
起，组成绿叶搭建的棚顶。在这高大茂盛
的桑树里，虽然没有桑椹可食，然而因为
有绿叶树丛的庇护，这里俨然成了鸟雀的
天堂，各色鸟雀便栖息在树枝间，发出愉
悦的歌声，张开靓丽的羽翅，在树丛里你
追我赶，上下飞舞，对不速之客仿佛并不
在意，有时候落下来，在地面上啄食祭祀
时所洒落的青稞、麦粒等粮食，接着又扑
闪着翅膀飞向树巅。

树下，一块长约七米，宽约四米，高约
三米的巨石匍匐在地面上，从侧面看，石
头就像是横卧在地的蟾蜍，头部向着东南
方向，昂首，驮着桑树，努力的想要站起来
似地。巨石的右侧，刻满了文字。在树
下，偶遇一位前来上香的老人，他点燃一
束佛香，口中喃喃祷告，最后匍匐在巨石
前，虔诚地磕起头来。待老人做完一切仪
式后，我上前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告诉
我，他出生于解放前，一直生活在这里，在
他很小的时候，这棵古树就这样矗立在这
里。关于这棵古树还有很多传说故事，很
久以前，巴塘县城所在地原来有一个很大
的湖泊，四周环山，草木茂盛，牛羊悠闲的

在湖边散步觅食，水倒影着山，山环绕着
水，美丽的湖光山影组成了人间仙境。就
在这面湖泊中央，有一个白色的玉石，玉
石之上长着一棵五彩的珊瑚树，繁茂的树
枝上结满了紫红色的珊瑚。从远处观望，
清清的湖水、洁白的玉石、油绿的珊瑚树
叶，还有那一颗颗紫红色的珊瑚在阳光的
照耀下显得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瞬间照
亮了湖泊周围的群山，也因此惊动了居住
在东山的老虎、北山的黑猪、西山的大象
和南山的孔雀，它们被亮光所吸引，都想
走到湖边看看究竟。于是，它们不约而同
的来到湖岸边才发现，原来是湖中央的玉
石和珊瑚树反射出了光芒，然而四只动物
无法估量湖泊的深浅，因此谁也不敢贸然
下湖去查看。怎样才能下去探个明白
呢？老虎认为湖泊是从东边来的巴久河
水积成，因此它决定去堵住东边来的巴久
河水，降低水位；黑猪认为是北边来的巴
曲河水积成的，因此它决定去堵北边来的
巴曲河水；大象和孔雀则认为只有深挖
沟，把湖里的水放完才是上策。于是，它
们就去挖沟放水。没过几天，大象和孔雀
把一池的湖水都放完了，而老虎和黑猪虽
然几经努力，却未能堵住东来的巴久河水
和北来的巴曲河水，两条汹涌澎湃的河水
仍然挡住了它们探宝的去路。就这样，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一棵鲜艳夺目的珊
瑚树逐渐变成了枝繁叶茂的桑树，一颗颗
珊瑚珠变成了香甜可口的桑葚，不过，因
为没有了湖水的滋养，后来就再也不结桑
葚了。而那块洁白无瑕的玉石，也因为没
有了湖水的滋养，渐渐的变了颜色，最终
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头。不过，桑树和巨石
就这样相依相偎，逐渐形成了现在桑树怀
抱巨石的景观，也就是今天眼前的“古桑
抱石”了。而东边的老虎、北边的黑猪、西
边的大象、南边的孔雀也羽化成了连绵起
伏的山脉，它们望眼欲穿的看着眼前的这
棵桑树和石头。我抬头看去，四条山脉的

头都聚拢在一起，仿佛在商议着怎样才能
将未竟之业完成。

传说毕竟是人们给予美好想象的产
物，然而，这棵古树有据可查的至少有两
三百年的历史。据巴塘县志记载，在清嘉
庆丁已年(1779年)间，当时驻守在巴塘的
粮务官员辛文彬看到古桑抱石的奇景和
听闻月宫桂树蟾蜍影子的故事后，当即
在巨石上镌刻上“蟾影”二字。我走上前
去，在巨石的右侧探看，“蟾影”两个字影
影绰绰的显现在一片灰白色的石面上，
字迹已不甚清晰，不过大体的轮廓还能
辨认出来，其字用笔纵情豪放，笔走龙
蛇，气势磅礴，体势整肃，石与字浑然一
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可以看出写作者
不同凡响的文字功底。及至后来，许多
文人墨客来到这里，都被眼前树抱石的
奇观所吸引，为此写下许多优美的诗篇，
其中尤以清末吴嘉谟和民国刘赞廷诗赋
最为著名。吴嘉谟，为赵尔丰度支部(财
政部)主事，清光绪末年，吴嘉谟在巴塘主
政时，曾题诗赞古桑抱石奇观，曰:“丰壁
东南一大观，抱桑盘石奠巴安(巴塘时称
巴安)，物犹如此人堪羡，怎不屡经贼胆
寒。”刘赞廷，早年曾追随清季川滇边务大
臣兼驻藏大臣赵尔丰拓土戍边，在对康藏
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民国年间，改任川
边军分统，继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等
职。民国二年，刘赞廷在巴塘期间，路经

“古桑抱石”奇景后，也兴诗作赋一首：“悬
根盘石奠巴安，半壁西南化紫坛，一瓣馨
香凭父老，行人莫作画图看”。

在几百年的沧桑岁月里，历经多少风
雨，多少磨难，那一棵古桑仍风姿绰约，枝
叶婆娑，婷婷玉立，看云起云涌；那一块巨
石依然固若磐石，静卧地面，仰天长啸，望
沧海桑田。如今，“古桑抱石”不仅成为了
巴塘城郊的风景名胜，而且已成为了巴塘
县的重点文物保护对象，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它的历史意义一定会更加闪耀。

■杨全富 文/图

古桑
抱石

■杨燕

对于康定来说，雪是很普通
的，雪景也是很常见的。站在康
定城地势稍高的地方，往南门方
向望去，目光所及最远处是一座
雪山，雪峰连绵，终年不化。雪
山所在之处，就是雅加埂，现在
已经是康定的一个有名景点。
这幅雪山美景也是康定十景之
一，叫雅加积雪。

冬天，一场大雪将康定全部
变成了白色，城里的街道、房屋是
白的，城边的山是白的，雅加埂的
山更是白茫茫一片，雪把城市和
雪山连在了一起，雪停了，太阳出
来了，温暖的阳光渐渐把雪融化，
经过一场大雪的洗礼，城的色彩
更清晰，山也显得更挺拔，在阳光
的照耀下，雅加埂雪山更是熠熠
生辉。夏天里，蓝天白云、青山绿
树是雅加埂雪山最好的衬托，如
果正当满山杜鹃花盛开的时候，
美景里又会增添另外一种对比之
美，红的花和白的雪，雪衬得花娇
艳，花衬得雪无暇。

以前没有榆磨路，对于康定
人来说，雅加埂很远，对于雅加
积雪一景大多也只能遥看。出
了康定城，从南郊一直往南，路
两旁是起伏的山峦，视野里接近
天边的地方，还是群山，山顶是
皑皑白雪，在一路青山的映衬
中，显得耀眼。雅加埂雾多，雪
山被雾气笼罩，时隐时现，在朦
胧的雾气之中，雅加积雪如仙
境，缥缈。

现在看雅加积雪，雪山还是
那样巍然屹立，山脚还是那片郁
郁葱茏，和以前的雅加积雪相
比，画面里多了一座城，富有藏
民族特色的楼房鳞次栉比，这是
康定新城。从老城望去，新城和
雅加埂雪山在同一幅画面中，新
城是雪山的前景，有了这座新建
的城，雅加积雪之景在大家的印

象中也换上了新的容颜，城市和
雪山一体，自然之景中多了一些
时代的气息。

有了康定新城，雅加埂雪山和
城市的距离更近了，它和新城经常
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雪山就像是
城的一部分。摄影爱好者拍摄了
各种角度的城市照片，其中，便有
这幅城市雪山图，用它介绍康定新
城，介绍雅加积雪。它仿佛已经成
为雅加积雪的一张新名片。

现在，榆磨公路建好后，人
们轻易就到了雅加埂，在这里，
不仅能近距离欣赏雅加积雪，还
能看见许多别的景致。在海拔
3800多米的垭口，欣赏雅加埂的
另一种美。面对康定的方向，左
右两边是皑皑雪峰，再远处就是
层峦叠嶂的山峰，往下是蜿蜒盘
旋的榆磨路，在山间的薄暮中一
直伸向远方，沿路有一片一片的
杜鹃花和各色野花，还有山坡上
可以耍坝子的草坪，微波荡漾的
湖泊。面对磨西的方向，左右也
是高耸的雪峰，经常能看见云海
的深深山谷，山谷往下走，有雅
加情海和红石滩公园，都是热门
的旅游景点。

据记载，从秦汉时代起，雅
加埂便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
地。后来，泸定桥建成后，新开
凿了一条到康定的通道，新路缩
短了到康定的路程，还能避过雅
加埂冬春积雪滴水成冰的险
段。解放后，有了川藏公路，雅
加埂的古道渐渐被人们遗忘，被
丛林遮掩。

随着榆磨路的修建，雅加埂
上往来的人的身影又多了起来，
作为连接康定与海螺沟、燕子沟
景区的重要通道，这里成了游人
如织的旅游线路。看雅加积雪
的人来了又走了，在一声声惊叹
中，雅加积雪一如往初，静静地
守着每一个日出日落，展示着属
于它自己的别致的美。

康定十景·新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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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积雪

■李建春

余与张国强相交十余载，国强痴迷诗
书画，并通晓音律，能作词作曲，曾为许多
歌坛大腕写过歌，集诗书画乐为一身，可
谓多才多艺。

于诗，国强新旧体都写，且多有佳
作。他的古风，清新自然如优雅山水。“春
雨细如毛，淋湿枝上鸟。试问踏春人，知
音有多少？”“春在水中行，水在春里游。
水是春中鱼，春是水边柳！”……小诗清雅
有意境，且在内容与形式上，对传统有继
承又有创新。除了古风，他的现代诗也颇
有韵味，多年来，他创作了《走向西部》《不
会遗忘的爱》《大漠深处》《大漠之血》《我
的爱偷走你的情》等现代诗歌数百首，其

中《走向西部》获“西部的太阳”全国诗歌
大赛一等奖，《我的爱偷走你的情》获全国

“吴王杯”诗歌大奖赛二等奖。除了诗歌
创作，他的小说亦写得不错，创作发表了

《老枪》《战友》《冰雕》《西去牧羊》等多部
中长篇小说。

国强的画则继承了古人笔墨与意
境，不浮躁，不媚俗，不讨巧。在大量钻
研王维、王蒙、黄公望、倪瓒、沈周、董其
昌等历代大师笔意画风的基础上，形成
了自己细腻纤秀恬淡的笔法。他的画古
风深邃，意境清雅，且每画必诗，每诗必
书，做到了诗书画的和谐统一。他的书
法亦笔力遒劲、古风浓郁。近些年他潜
心创作的书画作品《林泉探幽图》《溪山
清阁图》《溪桥策杖图》《溪山卧游图》《秋

山坐语图》《山水会儒图》等，诗书画相得
益彰，为业内所推崇。国强在谈到自己
的创作体会时曾说，每次提笔，都有一种
穿越古今走进画中的感觉。看他的山水
画，的确有穿越时空之感，让人的心境瞬
间沉静下来。

国强不仅精通诗词书画，而且在音
乐创作方面亦成就不凡。据我所知，他
目前已创作发表了300多首歌曲，仅在中
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被选唱的就有

《回家的人》《团圆中国年》《红红的日子》
《山河听我说》等，深受广大观众听众所
喜爱。此外他还为《张大千》《大马帮》

《平安是福》《背后有人》《随风飞扬》《飞
天舞》等多部影视剧创作主题音乐，受到
广泛好评。杨洪基、戴玉强、佟铁鑫、孙

楠、满文军、祖海、庞龙、江涛、汪正正、金
喜善（韩国）、阎琰等国内外当红艺人，均
演绎过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还多次赴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等国家展出，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创作
之余，他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以自
己的才学努力为社会传播正能量。2003
年非典期间，他应邀为中央电视台创作
歌曲《生命彩虹》，汶川大地震期间，又应
邀为中央电视台创作歌曲《感谢祖国》，
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诗、书、画、乐
各类艺术源远流长，充满艺术理想与激情
的国强以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为己
任，以“艺无止境”作为追求的目标，衷心祝
愿博学多才的他艺术之路越走越宽阔。

诗书画乐可怡情

■朱美禄

王维，字摩诘，唐代诗人、画家。苏轼
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
画中有诗。”可见王维不仅能诗善画，还把
诗画两门艺术融会贯通了。

但是王维曾夫子自道：“当代谬词客，前
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可见
王维自认为前生是个画师，今生之所以一不
小心成了诗人，乃是误入歧途的缘故。

世人对王维诗歌评价很多，对王维绘
画的评价则相对较少。张彦远在《历代名
画记》中提到历代能画名人时，王维就赫然
在列。对于王维的绘画，张彦远评论道：

“工画山水，体涉古今”，“清源寺壁上画辋
川，笔力雄壮”。张彦远曾见过王维绘画真
迹，他说：“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一书以“神、妙、
能、逸”四品品评绘画，其中“神、妙、能”又
分上、中、下三等，王维的绘画被列为妙品

上等。朱景玄对王维评价道：“其画山水、
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所画

“《辋川图》，山谷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
外，怪生笔端”。在朱景玄看来，王维师法
吴道子，但在风格上又有所创新。假如说
张彦远对王维的评价突出了一个“雄”字
的话，那么朱景玄对王维的评价就突出了
一个“妙”字。当然，这里所谓的“妙”，不
仅指风格妙，还包括构思妙、运笔妙等多
种内涵。

王维绘画之妙，大家熟知的有“雪里
芭蕉”的故事。把夏天的芭蕉和冬天的积
雪并置在一起，想落天外，突破了现实的
囿限，可谓来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惠洪在

《冷斋夜话》中说：“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
眼见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
为不知寒暑。”对雪里芭蕉认同与否，在惠
洪看来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雅与俗的标
准。另外，能体现王维绘画之妙的，还有
一个“画石飞去”的美丽传说。据元代伊

世珍《琅環记》记载：“王维为岐王画一大
石，信笔涂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宝之，时
罘罳间独坐注视，作山中想，悠然有余
趣。数年之后，益有精彩。一旦大风雨
中，雷电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坏，不知
所以。后见空轴，乃知画石飞去耳。宪宗
朝，高丽遣使言：‘几年月日，大风雨中，神
嵩山上飞一奇石，下有王维字印，知为中
国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献。’上命群臣
以维手迹较之，无毫发差谬。上始知维画
神妙，遍索海内，藏之宫中。地上俱洒鸡
狗血厌之，恐飞去也。”这个“画石飞去”的
传说，有力凸显了王维绘画的神奇，可以
和张僧繇“画龙点睛”的故事并臻至美。

当然，传说再神奇，也需要现实的佐
证和支撑。佐证之一，是王维留下了《山
水诀》和《山水论》两篇论画文字，较为系
统地阐释了山水画创作的原则。佐证之
二，是王维传下了画作。因为世事沧桑，
王维传下来的画作只有《伏生授经图》和

《江山雪霁图卷》两幅作品，但是不难从中
领略到王维画艺的高妙。《伏生授经图》是
人物画，《江山雪霁图卷》是山水画，相比
较而言，王维的山水画影响更大，开创了
南宗文人画的先河。尽管《江山雪霁图
卷》因为存在着一些补笔，有人对作者为
王维之说表示疑问，但是日本学者内藤湖
南经研究认为，“没有补笔修改过的地方
应该是王维的真迹”。这幅画对于研究南
宗山水画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董其昌在见
到这幅画之后，“凡三薰三沐，乃长跽开
卷”，其虔诚恭敬溢于言表。在《画禅室笔
记》中，董其昌称赞道：“摩诘所谓云峰石
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

王维笃信佛教，常“焚香独坐，以禅诵
为事”，“前身应画师”之说，一方面和佛教

“三生”信仰有关，另一方面也折射了王维
真正的兴趣所在。明乎此，当我们在研究
王维诗歌的时候，也不要忽视了王维作为
画家的存在。

王维的前身

■郑安江

木犁
家里起先是没有犁的，我们

在荒坡上垦出几分地 以后，每
到耕种的时节便要跟邻居家去
借犁用；有时赶巧人家也要在那
两天耕种，便要再去另寻或者推
延自家耕种的时间。随着开出
的荒地越来越多，同时也为了自
家用起来方便，父亲请来张木匠
给我家做一张木犁。

张木匠是远近闻名的能工
巧匠，只用两个晚上就把一张木
犁做好了。完工那天，父亲打回
酒来，母亲炒了好几个菜，来款
待张木匠。他们在屋里喝酒时，
我们姐弟四人围着那张精致的
木犁转个不停。

那张木犁像一条弓起身子
的蚯蚓，犁舵伏地，犁梢与犁辕、
犁底固定在一起，稍稍后斜，犁
铲和犁壁固定在犁底的前端。
拴上绳子，两个人在前面拉，一
个人在后面扶着犁梢和犁梢上
的提手，就可以犁地了。拉犁要
的是力气，扶犁靠的是功夫。我
和两个弟弟好奇，曾趁大人们在
耕种间隙休憩时上前一试身手，
结果一下子就把垄沟给犁歪了。

那张木犁在春天用过，余下
的时间便用的少了。父亲在仓
房的土墙上钉了一个木橛子，把
那张木犁挂上去，它就成了挂在
我的记忆里的一幅朴素的画儿。

鱼鳞坛子
我小时候那会儿，家家户户

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鱼鳞坛子。我
家有两个，大小一样，只是颜色不
同；深栗色那个用来腌咸菜，土黄
色那个用来腌鸡蛋。坛子的身上
分布着凸出的花纹，像一片一片
鱼鳞，也像一排一排波浪。

吃饭前，母亲通常会从深栗
色的坛子里捞出一小块咸菜疙
瘩，切成细丝，烧热少许油翻炒
几下出锅；偶尔和一撮肉丁炒在
一起，味道更佳。当然，咸菜丝
儿与葱丝淋上几滴香油拌匀了，
和窝窝头、玉米面稀饭一起吃，
很下饭。

另一个坛子里的咸鸡蛋不
常吃，父亲那时在窑厂干活，体
力消耗大，辛苦，母亲每天会给
他的饭盒里放一只。有几年，家

里多养了几只芦花鸡，鸡蛋多
了，腌的也多了。母亲会隔三差
五捞几只煮熟，切成橘瓣形装入
小蝶上桌，全家人却习惯把各自
的筷子伸向咸菜丝儿，好像没有
看见摆在桌上的咸鸡蛋似的。

如今，用鱼鳞坛子的人家少
了，它作为我们那个年代里一件普
通而又特殊的容器，盛着我们五味
的记忆，盛着我们难舍的爱恋。

煤油灯
我家最早用的几盏煤油灯，

都是父亲找来空墨水瓶做的。
他将一小块铁片中间捅出跟铅
笔直径差不多的一个眼儿，再用
薄铁片卷一个类似小烟囱的灯
芯管儿固定在眼儿上，捻一根浸
过煤油的棉芯儿从灯芯管儿的
下端穿进去，上面露头；之后把
墨水瓶里倒入适量的煤油，将那
块小铁片箍在瓶口，一盏煤油灯
就做妥了。点着灯芯，一豆温馨
的光焰摇曳着、跳跃着，照亮了
我们的生活。

煤油灯放在炕桌上，姥姥盘
腿坐在炕上，戴着一副老花镜，
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补衣服，姐弟
四个趴在炕桌上写作业。作业
写完了，我们会伸伸懒腰，下炕
去喝一口水、上趟厕所，回来就
开始央求着姥姥给我们讲故
事。姥姥心里装着很多故事，好
像总也讲不完，老虎妈子的故
事、狐狸拦路的故事、孟姜女哭
长城的故事、“火龙丹”的故事
……多少个安静的夜晚，在姥姥
的叙述中有了内容。

有时，我们会从河边弄来
几块泥巴，捏成小狗、小猫、小
兔、牛、羊、老虎等动物的模样，
摆在窗台上晾干，拿到煤油灯的
上方，用煤油的烟熏，很快就把
它们熏成了黑色的。我们有时
聚在煤油灯前久了，眉眼也被熏
出了黑圈儿，跟熊猫似的，我们
就相互取笑。这时，姥姥停下手
里的针线活儿，用针往上挑一挑
灯芯儿，那团暗下去的光焰瞬间
又变得明亮起来……

除了父亲用墨水瓶做的几
盏煤油灯，我家后来也买过两
盏，结构更复杂，造型更别致，光
焰也更亮一些。后来山里通了
电，家家用上了电灯，煤油灯就
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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